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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— 回到船上 —

一回到船上，大家都陶醉在重逢的欢乐里。格里那凡爵士不

愿意因为寻访失败而在大家的兴头儿上泼一瓢冷水，所以他的第

一句话就是：“要有信心！朋友们，要有信心！格兰特船长虽然没

有跟我们一同回来，但是我们有把握找到他。”

为了不使那两位女客失望，这种保证是十分必要的。

的确，当那小艇慢慢划近大船的时候，海伦夫人和玛丽·格

兰特已经等得焦急万分了。她们在艉楼上仔细打量着回船的人

们。那少女有时感到绝望，有时又感到高兴，她好像看见了哈

利·格兰特。她的心跳得厉害；她话也说不出；她站都站不稳。

幸亏海伦夫人用胳臂搂住了她。孟格尔也站在她的身边，一声不

响地望着小艇；他那双水手的眼睛很尖，即使看远方的东西也能

看得清清楚楚，可是他没有看到格兰特船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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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伦夫人和玛丽·格兰特打量着回船的人们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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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就在那儿！他来了！我的父亲！”那少女嘟哝着。

然而，小艇越走越近，这种自己骗自己的想头已经成为泡影

了。那一群归来的旅客离大船不足一百英寻了，不仅海伦夫人和

孟格尔看清了小艇里没有格兰特船长，就是玛丽自己也是泪眼模

糊地感到没有任何希望了。就在这时候格里那凡爵士到了，并说

出那句话来宽慰他们，真是及时投下一颗定心丸啊。

大家一阵拥抱之后，他们把这次在陆上探险碰到的若干意外

的周折告诉了海伦夫人、格兰特小姐和孟格尔船长。首先，格里

那凡爵士提起巴加内尔凭他的锐敏的智慧给那文件找到一个新的

解释的事。他又夸奖了小罗伯尔，说玛丽有这样一个好弟弟真值

得自豪。小罗伯尔的勇敢和热诚，以及他所经历的各种危险，格

里那凡都突出地说给大家听了，说得那孩子难为情起来，不知道

躲到哪里去才好，幸而他姐姐张开了两臂，把他没头没脑地搂在

怀里。

“不要怕难为情呀，罗伯尔，”孟格尔说，“你这才显得不愧

为格兰特船长的儿子！”

他向玛丽的弟弟伸出两臂，吻着他的小脸，小脸上还沾着那

少女的眼泪呢。

我们在这里略提一句，少校和那地理学家也受到了热诚的欢

迎，那慷慨的塔卡夫也光荣地被谈到了。海伦夫人很懊悔不曾有

机会和那位诚笃的印第安人握一握手。麦克那布斯在这一阵欢叙

之后，就钻到自己的房间里，用他镇静的、稳定的手刮胡子去

了。至于巴加内尔呢，他却东跑西颠，寻这个，找那个，仿佛是

一只蜜蜂，从各方面吸取着人们对他赞美和微笑的蜜汁。他要吻

一吻邓肯号上的全体船员，并且坚持连海伦夫人和玛丽·格兰特

都在内，因而他就从她们俩开始，一个个地吻过去，直吻到奥比

内先生。

奥比内先生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答谢他的盛情，只有宣布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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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饭。

“开午饭！”巴加内尔叫起来。

“是的，巴加内尔先生。”奥比内回答。

“真正是一顿午饭吗？真正是坐在一张桌子上吃吗？有餐

具、有餐巾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巴加内尔先生。”

“不再吃‘沙肌’a，吃灰煨蛋，吃鸵鸟肋条了吗？”

“啊！先生！这话从哪里说起！”那司务长回答，感到他烹

调的本领让人挖苦了。

“我不是挖苦你呀，我的朋友，”那学者微笑着说，“要知

道，我们一个月来就是吃的这些东西，而且我们不是坐在桌上

吃，却是躺在地上吃，要不然就骑在树枝上吃。因此，你刚才宣

布开午饭，这在我，就仿佛是做梦，是讲故事，是想入非非！”

“那么，我们就去证实一下这顿午饭是不是真的吧，巴加内

尔先生。”海伦夫人回答说，不由得笑了起来。

“让我搀着您的胳臂。”那殷勤的地理学家说。

“阁下对于邓肯号没有什么命令给我吗？”孟格尔问。

“我亲爱的约翰，”格里那凡回答说，“午饭后我们再从容地

讨论一下我们的新的探险计划吧。”

游船上的乘客和船长都到方厅里来了。船长吩咐机械师保持

火力，以便一接到命令就开船。

少校刮了脸，旅客们也都很快地梳洗了一下，全体围坐在餐

桌旁了。

奥比内先生预备的午饭，大家都吃得眉开眼笑，个个都说好

吃，比潘帕斯的那些盛筵高明多了。巴加内尔每样菜都取两份，

他说这是“由于粗心”。

a  南美当地人吃的一种干牛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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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粗心，格里那凡夫人就问那位可爱的法国人有没有犯过

他那个老毛病。少校和格里那凡爵士互相看了一眼，彼此会意地

微笑着。而巴加内尔自己呢，却大笑起来，笑得那么天真，并且

首先以荣誉保证以后在整个的行程中绝不再犯粗心大意的毛病

了；然后他把他苦读喀孟斯的作品和说话人家不懂的事一五一十

地说出来，说得津津有味。

“总之，”他最后又补一句说，“吃一次亏，学一次乖，其实

那次错误，我并不吃亏。”

“我可敬的朋友，这话怎么讲？”少校问。

“很简单吗！由于这次错误，我不但会说西班牙语，连葡萄

牙语也会说了。学会两种语言不比学会一种更好吗？”

“原来如此，我还真没有想到呢。”麦克那布斯回答说，

“恭喜你，巴加内尔，诚挚地恭喜你一学就学会了两种语言！”

大家都祝贺巴加内尔，巴加内尔却在那里不住地吃着，一口

也不饶。他忙着一边吃一边和别人谈话。但是席间有个秘密他没

有注意到，却被格里那凡看出来了：那就是孟格尔坐在玛丽的身

旁对她表现出那种殷勤关切的样子。海伦夫人对她的丈夫挤挤

眼，表示“一向就是这样！”格里那凡带着一种慈爱的同情看看

那两个青年男女。他猛地叫了一声孟格尔，不过他所问的却并不

是那回事。

“孟格尔，你这次航行的情形怎么样？”

“顺利极了，”那船长回答，“不过，我要报告阁下，我们没

有打麦哲伦海峡过。”

“好呀！”巴加内尔叫起来，“我不在船上，你们就背着我绕

过合恩角了！”

“你去上吊吧！”少校说。

“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家伙！你为了想把我那根绳子弄到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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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然要劝我上吊！a”那地理学家堵了他一句。

“你别懊悔没有看见那个合恩角呀，我亲爱的巴加内尔，”格

里那凡说，“除非你有分身法，否则你怎么能同时到几个地方呢？

你已经在潘帕斯里跑过了，还能同时绕过合恩角吗？”

“尽管是不能，后悔却还是一样后悔呀。”那学者反驳。

大家不再逗他往下说了，就让他拿这句回答结束了这个枝节

问题。孟格尔又继续叙述他的航行经过。他沿着美洲的海岸走，

观察了美洲西边所有的群岛，都没有发现不列颠尼亚号的任何痕

迹。到了皮拉尔角，靠近麦哲伦海峡入口的地方，正赶上顺风，

他就直向南方驶去；邓肯号沿着德索拉西翁那带岛屿航行，直抵

南纬六十七度线，然后绕过合恩角，沿着火地前进，穿过勒美尔

海峡，再沿着巴塔哥尼亚海岸北上。它驶到和哥连德角同纬度的

地方遇到了大风，就是在潘帕斯草原上雷电交作的时候猛烈袭击

着格里那凡一行人的那阵大风。但是游船依然无恙；它靠近海岸

航来航去已经三天了，不耐烦地等待着陆上的行人，直到听到枪响

的时候。至于格里那凡夫人和格兰特小姐，如果邓肯号船长再不佩

服她们那种稀有的大无畏精神也就太不公平了，因为她们在风浪面

前不曾有丝毫的畏惧。虽然她们有时也表现出一点儿焦急心情，那

只是因为她们想到了当时正在阿根廷草原上旅行的朋友们啊！

孟格尔的叙述就这样结束了，格里那凡爵士嘉奖了他一番，

然后，又转向玛丽说：

“我亲爱的小姐，我看孟格尔很赞扬你的那些优点，我想，

你在他的船上住着一定也不会觉得心烦。”

“怎么会觉得心烦呢？”玛丽回答，说话时眼睛望着海伦夫

人，似乎同时也在望着那青年船长。

“啊！我姐姐很爱你，孟格尔先生。”小罗伯尔叫起来，

a  欧洲人的迷信，吊死人的绳子带在身上是吉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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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也爱你呀！”

“同样地，我也爱你，我亲爱的孩子。”孟格尔回答，他给

这孩子的一句话说得很有点窘，而玛丽·格兰特的脸上也泛起一

阵红晕。

为了转变话题，孟格尔接着又说：

“我把邓肯号的航行经过说完了，阁下能把横贯美洲大陆旅

行的详细情形和我们这位小英雄的事迹也给我们说一说吗？”

没有比这更能使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爱听的了。因此，格

里那凡赶快满足了她们的好奇心。他详详细细地、一幕接着一幕

地把两洋之间的旅行说出来。爬安第斯山，遇到地震，罗伯尔失

踪，兀鹰把他抓起来，塔卡夫的一枪，和红狼的一场恶战，那小

孩子的牺牲精神，玛奴埃尔军曹，洪水，在“翁比”树上避难，

雷打到树上，树上起大火，鳄鱼，飓风，大西洋岸上的一夜，所

有这一切，不管是可乐的或是可怕的，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了，使

听众们忽而欣喜，忽而惊惧。叙述中有许多场合使罗伯尔获得了

他姐姐和海伦夫人的抚慰，从来没有哪个孩子像他此刻这样被热

爱他的人们紧抱和狂吻过。

格里那凡叙述完了的时候，又加上一句说：

“现在，朋友们，要想到当前应做的事了；过去的过去了，

未来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再谈谈格兰特船长吧。”

午饭吃完了。大家都跑到格里那凡夫人的小客厅里来；他们围着

一张桌子坐下，桌上满堆着彩色的和素底的地图，谈话立刻开始。

“我亲爱的海伦，”格里那凡爵士说，“我上船时就告诉过

你：不列颠尼亚号的失事船员没有跟我们一同回来，但是我有空

前的希望能找到他们。我们横跨美洲跑了一趟的结果，就是有了

这样一个信心，或者更恰当地说，有了这样一个把握：那只船失

事既不是在太平洋沿岸，也不是在大西洋沿岸。总而言之，我们

误解了文件的意思，关于巴塔哥尼亚这一方面的解释，完全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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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幸亏我们的朋友巴加内尔忽然灵机一动，发现了这个错误。

他证明我们找错了路，他重新解释了那文件，所以我们心里不能

再有任何迟疑了。他是拿那张法文的文件来解释的，我请巴加内

尔在这里再解释一番，好让大家更放心一些。”

那学者接受了这个请求，立刻就讲起来。他把gonie和indi

这两个不完整的词讲得头头是道。他有力地把“澳大利亚”

（Australie）一词从austral这个词里解释出来；他证明格兰特船

长离开秘鲁海岸回欧洲的时候，可能因为船上的机件失灵，被

太平洋的南部海流打到了澳洲海岸。最后，他那些巧妙的假定

和精细的推断，连那位性格执拗、不易受空想蒙蔽的孟格尔也

完全赞同了。

巴加内尔讲完之后，格里那凡就宣布邓肯号立刻要往澳洲开。

这时，少校要求在命令掉头向东之前让他再提出一个小小的

意见。

“你说吧，麦克那布斯。”格里那凡说。

“我的目的不是要削弱我们的朋友巴加内尔的论断，更不是

要推翻它，”少校说，“我觉得他这些意见都很审慎、锐敏，完全

值得我们注意，理应作为我们今后寻访的基础。不过，我希望我

们对这些文件再作最后一次的推敲，以求达到无可非难并且无人

非难的程度。”

大家不知道那位谨慎的麦克那布斯究竟用意何在，听他这番

话都有些着急。

“接着说吧，少校，”巴加内尔说，“我准备答复你所提的一

切问题。”

“我的问题简单极了。”少校说，“五个月前，我们在克莱德

湾里研究这三个文件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所解释出来的意义是很

明显的。除了巴塔哥尼亚的东海岸，就没有别的海岸可以假定作为

沉船的地点了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甚至于连怀疑的影儿也没有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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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学者接受了这个请求，立刻就讲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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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想得对呀。”格里那凡说。

“后来，”少校又说，“巴加内尔像有神差鬼使的一般，粗心

大意地上了我们的这条船了，我们拿了这三个文件给他看，他也

毫无保留地赞成我们在美洲海岸上搜寻。”

“我同意你的话。”地理学家回答。

“然而，我们错了。”少校说。

“是呀，我们错了，”巴加内尔学他的样说了一句，“但是，

麦克那布斯，人总是免不了有错的，错了就一直错下去那才是傻

瓜呢。”

“等我说完了呀，巴加内尔，”少校回答，“你别这样性急。

我绝不是说我们还要在美洲找。”

“那么你是要说什么呢？”格里那凡问。

“我只要你们承认一句话，没有别的，只要你们承认：现在

澳洲仿佛是不列颠尼亚号的出事地点，就和当初美洲仿佛是那只

船的出事地点一样地明显。”

“我们当然承认啦。”巴加内尔回答。

“我只要你说这句话，”少校又说，“我就根据你这句话告诉

你：你那个想象力可不要老是今天看着这个是明显的，明天看着

那个是明显的，今天的‘明显’否定了昨天，明天的‘明显’又

要否定今天了。谁敢保证我们在澳洲寻找了之后，不会再有一个地

方看来和美洲、澳洲一样地明显呢？谁敢保证，万一在澳洲寻找又

失败了，你不又觉得很‘明显’地要到别的地方去再找呢？”

格里那凡和巴加内尔面面相觑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少校的想法

太正确了，使他们十分惊讶。

“因此我要求，”少校接着说，“在启程到澳洲之前再作最后

一次的验证。这里是文件，这里是地图。我们把三十七度线穿过

的各点一个个地研究一下，看看另外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文件里明

确地指示出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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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个太容易了，并不需要多少时间，”巴加内尔回答，“因

为很侥幸，这条纬度线经过的陆地很少。”

“我们就来看吧。”少校说着，就打开一张英国版依照麦卡

忒a投影法印制的地球平面图，整个的地形都呈现在大家的眼前。

地图是摆在海伦夫人面前的，大家都凑拢来找个适当的位

置，听巴加内尔按图解释。

“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。”那地理学家说，“三十七度线穿过

南美洲之后，就是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。我认为文件里没有一个

字跟这群岛屿的名字有关联的。”

大家仔细检查了一下文件，不能不承认巴加内尔说得对，因

而一致丢下了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。

“再往下看，”地理学家又说，“出了大西洋，我们就到好望

角，比这条纬度线低两度，然后我们就进入印度洋。我们在路上

只碰到一群岛屿，就是阿姆斯特丹群岛。我们再和透利斯探达昆

雅群岛一样，在文件上检查一下。”

大家又仔细对照了一番，阿姆斯特丹群岛也放弃了。不论是

法文、英文或德文文件，不论是完整的或不完整的字词都与印度

洋里的这群岛屿无关。

“现在，我们到澳洲了。”巴加内尔又说，“三十七度线穿过

这大陆，由百奴衣角进去，由吐福湾出来。你们一定和我一样，

要认为英文文件上的stra和法文文件上的austral，不带丝毫勉强，

都适合于‘澳大利亚’（Australie）这个词。事实太明显了，我用

不着多说。”

每个人都赞同巴加内尔的这个结论。这个审查办法把一切可

能性都集中到他这方面来了。

“再往前看。”少校说。

a  麦卡忒（1512-1594），佛兰德斯（旧地区名，位于今法国西北部和比利时西部）的

地理学家，近代数学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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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再往前看吧，”地理学家回答，“在地图上旅行容易得很。

离开吐福湾就到澳洲东面那片海峡，我们遇到新西兰。首先我要

提起你们注意，法文文件上的contin，不可否认地是指一个‘大

陆’。因此，新西兰既然只是一个岛，格兰特船长就不可能逃到那

上面去了。虽然如此，我还要请你们多多研究、比较，把每一个

词都反复地审查一番，看看有没有新西兰的可能。”

“绝不可能。”孟格尔回答，他把文件和地图都仔细观察了

一番。

“不可能，”别的人都说，连少校也在内，“不可能，扯不上

新西兰。”

“现在，”地理学家又说，“在把这个大岛和美洲海岸隔离开的

这一片空阔的海洋里，三十七度线只穿过一个荒凉无人的小岛了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……”少校问。

“你看地图吧。叫玛丽亚-泰勒萨岛，我在三个文件里都找不

到这个名字的任何痕迹。”

“没有任何痕迹。”格里那凡应声说。

“因此，朋友们，你们来决定一下，如果不能说有把握，是

不是有可能在澳洲大陆上面？”

“这是很明显的呀。”全船乘客和船长都一致地说。

于是，格里那凡问：“孟格尔，煤和粮食是不是都够了？”

“都够了，阁下，我在塔卡瓦诺大量地补充过了，而且我们

到好望角也很容易补充燃料。”

“那么，好，就开船到……”

“我还有个意见。”少校打断了格里那凡的话头。

“你说吧，麦克那布斯。”

“不论澳洲能如何保证我们成功，我们在透利斯探达昆雅和

阿姆斯特丹两岛也都停一两天，不好吗？这两群岛屿就在我们的

路线上，用不着弯路呀。我们能停一两天，不列颠尼亚号在那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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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没有留下失事的痕迹就可以知道了。”

“多疑的少校啊！”巴加内尔叫道，“他还在固执！”

“我特别固执，不要将来再回原路，万一澳洲不能实现我们

这个希望的话。”

“我觉得他这样考虑并没有坏处。”格里那凡说。

“我并不是反对你们这样做，”巴加内尔辩道，“相反地，我

也赞成。”

“既这样，孟格尔，”格里那凡说，“把船向透利斯探达昆雅

开吧。”

“立刻照办，阁下。”船长答应说；他立刻走上了甲板，同

时罗伯尔和玛丽对格里那凡爵士说着无限感激的话。

不一会儿，邓肯号离开了美洲海岸。它那船头冲开大西洋的

波涛迅速地向东驶去。

第二章

— 透利斯探达昆雅 —

澳洲与美洲之间，更准确点说，澳洲的百奴依角与美洲的哥

连德角之间，相距一百九十六经度，如果游船沿着赤道线前进，

就要走一万一千七百六十海里。但是它是沿着三十七度线行驶

的，由于地球是圆形，这一百九十六经度就变成九千四百八十海

里了。从美洲海岸到透利斯探达昆雅是二千一百海里，如果东风

不来减低游船速率的话，这段路，孟格尔希望能在十天内走完。

果然，他的希望实现了：当天傍晚，风势显著地下降，然后又转

了方向，因而邓肯号在一片平静的海洋上能把它的无比的优点全

部表现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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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客们坐在船上，当天就恢复了往常的习惯了。他们离开船

仿佛还不到一个月。离开太平洋的波涛之后，展开在他们眼前的

是大西洋的波涛，除了细致的差别而外，所有的波涛总都是大致

相仿的。自然界曾经那样严酷地考验过他们，现在却都配合起来

帮他们的忙了。大洋是宁静的，风向正好，全部船帆在西风吹送

下，协助着那锅炉中永不疲倦的汽力。

这样迅速的航行顺利地继续着，既未发生枝节，更未遭逢

意外。大家满怀信心地等着澳洲海岸到来。可能性渐渐变成必

然性了。大家谈着格兰特船长，就仿佛游船是要开到某一个商

埠去接他回来一般。他的房间和他的两个伙伴的吊铺都在船上

准备好了。玛丽高高兴兴地亲手给她父亲布置卧室，并加以美

化。这卧室是奥比内先生让出来的，他现在移到奥比内太太的

房间里去住了。卧室的隔壁就是巴加内尔在苏格提亚号上预定

的那“六号房”。

这位博学的地理学家差不多经常躲在“六号房”里。他从早

到晚都在写一部著作，书名叫作《一个地理学家在阿根廷潘帕

斯的深刻印象》。人们常听到他以激动的声音试读着他那些铿

锵的文句，读了之后才在他那笔记簿的白纸上写下来；不止一

次他写到兴高采烈的时候就背着史神克丽欧去向诗神珈丽奥珀

求灵感a。

巴加内尔向希腊的那些司文艺的女神求灵感，并不瞒人。阿

波罗b的那些贞静的女伴们常常为着帮助我们的学者而离开她们的

仙山巴纳丝或赫利宫c。海伦夫人常常实心实意地庆贺他的成就。

少校看他和希腊的司文艺的女神交往，也常常赞美他。

a 克丽欧和珈丽奥珀都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的女神，司文艺的女神一共是九个，各司

一种文艺。克丽欧司史学，珈丽奥珀司史诗。巴加内尔背着克丽欧去找珈丽奥珀，

就是说他不限于记载史实，有时还歌咏功勋。

b  阿波罗是大神朱庇特之子，九位司文艺的女神的领袖。

c  巴纳丝和赫利宫都是司文艺的女神常住的仙山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